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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些
日
子
赴
日
，
一
為
探
親
，
二
為
視

察
當
地
民
情
，
釣
魚
台
問
題
鬧
得
那
麼

火
，
就
想
看
看
那
邊
日
人
的
反
應
，
到
了

那
邊
，
召
來
那
個
的
士
司
機
，
不
必
說
，

當
然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日
本
人
了
，
看
我
們

上
車
那
幾
個
人
，
滿
口
中
國
話
，
大
概
心
裡
已

不
舒
服
，
可
是
日
本
人
做
生
意
，
一
向
本
㠥
顧

客
永
遠
是
對
的
精
神
，
哪
裡
敢
有
什
麼
氣
節

﹁
拒
載
﹂
？
我
們
已
看
出
這
個
中
年
大
叔
，
接
了

客
，
有
點
勉
為
其
難
，
可
是
也
不
知
是
覺
得
自

己
國
家
對
不
起
中
國
，
還
是
認
為
釣
魚
台
真
的

是
他
們
的
領
土
，
大
概
避
免
尷
尬
吧
，
開
車
前

就
拉
低
鴨
嘴
帽
，
刻
意
不
想
人
家
看
到
他
那
張

臉
，
就
是
往
後
六
十
多
分
鐘
車
程
裡
，
懂
日
本

話
的
表
親
撩
他
說
話
，
他
都
愛
理
不
理
，
支
支

吾
吾
混
過
了
事
，
一
直
只
顧
兩
眼
望
前
，
從
開

車
到
停
站
長
長
一
段
路
，
脖
子
都
沒
動
過
一

下
，
接
收
車
費
時
，
也
是
背
㠥
我
們
把
手
伸
到

後
面
。

表
親
在
日
本
機
構
工
作
，
中
日
同
事
都
有
，

閒
談
時
不
免
也
涉
及
釣
魚
台
，
年
輕
的
日
本
同

事
較
激
昂
，
真
的
相
信
自
己
政
府
宣
傳
，
以
為

釣
島
屬
於
他
們
國
家
，
偶
然
也
有
三
兩
個
井
上
靖
和
日
本

前
首
相
村
山
富
市
粉
絲
，
知
道
較
多
史
實
肯
說
良
心
話
，

認
為
日
本
太
對
不
起
中
國
。

日
本
很
多
習
俗
都
跟
隨
中
國
，
偏
偏
就
是
不
重
視
農

曆
，
就
算
他
們
迷
信
生
肖
，
也
依
新
曆
計
算
，
每
年
新
曆

元
旦
新
的
生
肖
已
開
始
了
，
那
邊
的
日
籍
華
僑
，
入
鄉
隨

俗
，
居
住
日
子
久
了
，
對
農
曆
新
年
也
不
怎
樣
看
得
認

真
，
所
以
表
親
說
，
過
去
農
曆
年
新
春
期
間
，
都
沒
有
什

麼
過
年
氣
氛
，
不
過
今
年
卻
有
點
例
外
，
不
知
是
不
是
釣

島
問
題
爭
論
多
了
，
喚
醒
那
邊
華
僑
的
思
鄉
情
緒
，
雖
然

城
市
中
心
大
都
寧
靜
，
唐
人
聚
居
的
地
區
，
可
就
掀
起
從

未
有
過
的
慶
祝
狂
熱
，
長
崎
主
要
街
道
尤
其
熱
鬧
，
一
萬

五
千
多
個
中
國
大
紅
燈
籠
高
高
掛
，
主
辦
機
構
估
計
人
流

等
閒
超
過
百
萬
次
。

人
在
異
鄉
，
到
底
忘
不
了
中
國
的
根
，
就
算
入
了
籍
，

到
了
要
緊
關
頭
，
總
不
免
想
念
家
鄉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春節在日本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剛
過
去
的
星
期
日
是
一
年
一
度
的
渣
打
馬
拉

松
大
日
子
，
報
名
人
數
是
歷
屆
之
冠
，
公
司
亦

有
派
隊
參
加
。
去
年
，
公
司
由
老
闆
領
軍
，
由

於
當
時
仍
未
出
售
香
港
寬
頻
，
故
參
加
的
大
多

是
屬
於
寬
頻
的
同
事
。
事
後
老
闆
揚
言
希
望
今

年
的
馬
拉
松
賽
事
，
我
們
全
體
電
視
部
的
同
事
都
可

以
一
起
參
與
。
記
得
當
時
他
還
勸
勉
我
們
，
不
應
該

經
常
捱
夜
，
尤
其
那
些
有
吸
煙
習
慣
的
同
事
，
更
應

該
多
做
運
動
，
鍛
煉
好
身
體
。
一
年
過
後
，
大
部
分

劇
組
同
事
依
然
無
法
抽
空
練
跑
，
故
未
能
參
與
馬
拉

松
，
但
就
連
老
闆
自
己
，
在
投
身
電
視
行
之
後
，
也

無
暇
練
習
，
今
年
只
能
化
身
成
為
打
氣
隊
伍
。

電
視
行
是
一
個
非
常
不
健
康
的
行
業
，
這
並
不
代
表
這
個
行

業
的
人
喜
歡
酗
酒
、
濫
藥
，
或
有
甚
麼
高
層
淫
魔
，
只
是
我
們

難
有
規
律
的
起
居
生
活
。
一
般
人
眼
中
最
健
康
、
最
有
規
律
的

工
作
，
莫
過
於
教
書
或
任
職
銀
行
，
這
些
工
作
都
是
需
要
早
睡

早
起
，
而
假
期
又
特
別
多
。
可
是
，
電
視
行
業
卻
大
不
相
同
。

多
年
來
，
編
劇
都
習
慣
了
接
近
中
午
十
一
、
二
點
才
上
班
，

有
個
別
同
事
甚
至
喜
歡
到
了
下
午
，
午
飯
後
才
正
式
開
工
。
這

個
時
間
才
展
開
工
作
，
當
然
不
能
做
三
幾
個
鐘
就
收
工
。
腦
袋

稍
為
熱
身
一
下
，
就
已
經
是
下
午
四
、
五
點
，
飲
個
下
午
茶
，

叉
叉
電
，
思
路
正
順
時
，
又
已
到
了
黃
昏
，
經
過
一
輪
會
議
的

舌
戰
，
晚
上
八
、
九
點
人
都
開
始
沒
電
了
，
自
然
要
收
工
離

開
。
但
即
使
回
到
家
裡
，
有
時
仍
有
部
分
工
作
需
要
跟
進
，
轉

眼
就
已
經
是
凌
晨
三
、
四
點
。
晚
睡
晚
起
，
當
然
不
可
能
是
健

康
的
生
活
。

電
視
行
的
飲
食
習
慣
也
不
健
康
。
每
天
十
一
、
二
點
才
上

班
，
大
部
分
同
事
都
習
慣
不
吃
早
餐
，
第
一
餐
就
已
經
是
午

飯
，
有
時
甚
至
是
下
午
茶
，
這
絕
對
有
違
健
康
守
則
。
因
為
收

工
時
間
夜
，
晚
飯
時
間
好
多
時
要
到
九
點
、
十
點
，
甚
至
要
到

十
一
、
二
點
宵
夜
時
段
，
試
問
又
怎
可
能
會
健
康
？

有
說
，
想
健
康
就
該
吃
得
清
淡
一
點
，
而
且
晚
餐
該
吃
少
一

點
，
但
偏
偏
這
行
就
最
愛
吃
。
開
劇
初
期
，
為
求
大
家
工
作
順

利
，
要
先
吃
開
工
飯
鼓
勵
士
氣
；
工
作
太
辛
苦
，
要
吃
些
好
的

來
作
補
償
；
完
成
了
整
個
劇
，
要
慰
勞
一
下
大
家
，
要
吃
收
工

飯
；
收
視
報
捷
，
當
然
要
吃
慶
功
宴
來
慶
祝
一
番
；
收
視
不

好
，
遭
上
頭
責
難
，
也
要
化
悲
憤
為
食
量
，
好
好
吃
一
頓
。

而
在
拍
攝
期
間
，
製
作
組
同
事
更
是
每
天
兩
餐
都
吃
燒
味

飯
，
我
私
底
下
卻
稱
之
為
﹁
便
秘
飯
﹂。
餐
餐
多
肉
少
菜
，
又

無
湯
水
，
腸
胃
不
暢
順
也
是
正
常
的
。
不
過
，
幸
好
公
司
近
來

規
定
劇
組
每
餐
都
要
吃
由
公
司
提
供
的
三
㢫
一
湯
，
三
㢫
之
中

有
菜
有
肉
，
希
望
製
作
組
同
事
的
腸
胃
從
此
會
變
得
暢
通
無

阻
。另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健
康
元
素
就
是
做
運
動
。
據
聞
要
練
習
馬

拉
松
需
要
在
比
賽
前
三
至
六
個
月
開
始
練
跑
。
可
是
，
我
們
這

行
日
夜
顛
倒
，
有
時
連
假
日
都
在
工
作
中
，
等
到
放
假
都
盡
量

想
休
息
一
下
，
或
陪
陪
家
人
及
男
女
朋
友
，
更
加
懶
得
做
運

動
。
這
一
年
，
雖
然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尚
未
發
出
，
但
我
們
已
全

身
投
入
，
為
未
來
的
電
視
業
而
努
力
，
大
家
都
未
有
時
間
去
練

跑
和
參
賽
，
跑
出
來
的
就
只
有
腰
間
的
大
肚
腩
。

馬拉松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李
克
強
最
近
表

示
，
要
保
證
民
眾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
不
久
將
接
任
總
理
的
他
，
已
身

兼
﹁
國
務
院
食
品
安
全
委
員
會
﹂
主

任
，
他
在
召
開
食
品
安
委
會
會
議

時
，
除
了
說
出
了
上
述
的
這
句
人
人
關
注

的
話
之
外
，
還
說
了
，
﹁
對
人
民
不
滿
意

的
問
題
，
我
們
的
工
作
就
不
能
自
滿
自

足
。
﹂

自
從
幾
年
前
出
現
了
毒
奶
粉
事
件
，
並

且
禍
延
若
干
兒
童
的
中
毒
個
案
，
還
惹
成

某
些
地
方
的
請
願
事
件
，
引
起
國
際
注

意
。
接
㠥
，
毒
香
腸
、
毒
油
甚
至
毒
米
陸

續
出
現
。
加
上
許
多
不
及
格
的
成
品
食

物
，
弄
得
草
木
皆
兵
。
我
是
長
期
愛
好
內

地
成
品
食
物
的
人
，
都
增
加
了
戒
心
。
過

去
到
內
地
旅
行
，
都
要
購
買
若
干
地
方
土

產
回
來
饋
贈
親
友
。
現
在
港
人
聽
得
內
地

食
物
的
負
面
新
聞
多
了
，
大
都
敬
謝
不
敏
。
於
是
許
多

內
地
名
牌
，
如
蒙
牛
鮮
奶
、
雙
匯
香
腸
、
北
京
糖
果
、

上
海
蜜
餞
、
蘇
州
糕
餅
等
等
，
都
失
去
往
日
的
光
彩
，

變
成
人
們
投
以
懷
疑
眼
光
的
商
品
了
。

俗
話
說
：
﹁
賣
壞
招
牌
﹂，
的
確
如
此
。
中
國
長
期

以
來
不
能
如
西
方
那
樣
創
製
名
牌
，
連
本
來
有
聲
譽
的

中
國
特
色
的
成
品
食
物
，
都
出
不
了
國
門
了
。

就
是
在
歷
代
的
封
建
社
會
，
以
及
解
放
前
的
舊
中

國
，
都
沒
有
今
天
這
麼
多
弄
虛
作
假
的
案
例
，
人
們
的

道
德
淪
喪
，
﹁
搵
快
錢
﹂
的
思
維
，
在
﹁
文
化
大
革
命
﹂

以
後
的
經
商
大
潮
中
，
迅
速
地
蔓
延
起
來
，
達
到
不
可

收
拾
的
地
步
，
孰
令
致
之
？

中
央
質
檢
總
局
負
責
人
說
，
目
前
﹁
食
品
安
全
形
勢

嚴
峻
﹂，
主
要
在
於
獲
得
生
產
許
可
證
的
食
品
企
業
有

十
四
萬
家
，
但
沒
有
獲
得
生
產
許
可
證
的
小
作
坊
卻
超

過
二
十
萬
家
。
言
下
之
意
，
這
些
沒
有
生
產
許
可
證
的

作
坊
生
產
食
品
控
制
不
了
。
我
要
說
，
就
算
許
多
有
證

的
作
坊
，
也
有
不
少
有
違
例
的
產
品
。
如
不
適
當
地
添

加
一
些
過
量
的
防
腐
劑
，
使
用
不
合
格
的
原
料
，
以
至

官
商
勾
結
，
輕
易
通
過
安
全
檢
查
，
置
人
民
身
體
健
康

於
不
顧
。

李
克
強
強
調
要
﹁
環
環
有
監
督
，
守
土
必
有
責
﹂，

對
不
法
分
子
要
﹁
重
典
治
亂
﹂，
這
是
治
標
的
。
最
根

本
的
，
是
要
提
高
商
德
，
要
提
高
全
民
的
道
德
觀
念
，

要
發
揮
全
民
的
監
督
，
才
能
真
正
做
到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

舌尖上的安全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朋
友
送
贈
一
本
書
︽
一
個
人
的
老
後
︾，
作
者

是
出
生
於
富
山
縣
的
日
本
社
會
學
家—

上
野
千

鶴
子
。
上
野
是
日
本
研
究
女
性
解
放
理
論
的
女

性
主
義
者
，
在
一
九
八
○
年
代
的
日
本
學
術
界

打
出
名
堂
。

近
年
已
很
少
有
書
籍
可
以
吸
引
我
一
口
氣
看
下

去
，
這
本
︽
一
個
人
的
老
後
︾
算
是
異
數
，
可
以
跟

大
家
分
享
。

全
書
共
分
六
個
章
節
：

第
一
章
﹁
歡
迎
加
入
單
身
一
族
﹂—

—

﹁
結
婚
也

好
，
不
結
婚
也
罷
，
無
論
是
誰
，
最
後
都
是
一
個

人
。
﹂
一
針
見
血
道
出
人
生
真
實
結
局
，
最
後
的
人

生
終
究
是
一
個
人
。

第
二
章
﹁
如
何
選
擇
生
活
住
居
？
﹂—

—

作
者
認

為
不
用
再
為
家
人
和
工
作
而
煩
惱
，
能
好
好
享
受
人

生
的
基
本
條
件
，
就
是
﹁
有
一
處
專
屬
自
己
的
住

所
﹂。
許
多
入
住
照
護
設
施
的
年
長
者
﹁
想
回
家
生
活
﹂

的
願
望
，
甚
至
是
指
﹁
想
回
到
一
處
專
屬
於
自
己
的

家
﹂，
而
不
是
﹁
和
子
女
同
住
的
家
﹂。

第
三
章
﹁
如
何
維
繫
人
際
交
往
？
﹂—

—

老
後
別
只
依
賴
職
場

上
的
友
情
，
也
應
該
在
其
他
領
域
拓
展
關
係
，
高
科
技
如
網
路

與
手
機
，
也
是
行
動
不
便
老
者
之
低
廉
的
交
友
方
式
，
建
議
老

人
能
夠
交
一
些
可
以
﹁
一
起
吃
飯
﹂
的
朋
友
。

第
四
章
﹁
如
何
做
好
理
財
規
劃
？—

—

有
一
個
比
較
值
得
大
家

去
遵
循
的
建
議
：
那
就
是
﹁
不
要
輕
言
退
休
﹂，
作
者
鼓
勵
銀
髮

族
積
極
去
從
事
﹁
第
二
春
﹂，
或
是
﹁
第
三
春
﹂
的
小
事
業
，
老

年
生
活
當
中
有
個
﹁
專
業
小
舞
台
﹂，
讓
自
己
的
能
力
繼
續
發
揮

並
賺
點
小
錢
，
不
論
在
實
質
與
精
神
面
上
都
值
得
銀
髮
族
去
嘗

試
。第

五
章
﹁
如
何
面
對
醫
療
照
護
？
﹂—

—

人
一
旦
步
入
暮
年
生

活
，
的
確
得
面
臨
﹁
誰
來
照
顧
自
己
﹂
的
問
題
。
雖
說
現
實
社

會
的
照
護
系
統
日
漸
完
善
，
但
接
受
照
護
仍
需
有
無
比
的
勇
氣

與
智
慧
。
此
時
仔
細
傾
聽
自
己
的
聲
音
，
誠
實
面
對
自
己
的
身

體
，
一
旦
成
為
受
照
護
者
也
可
以
坦
然
以
對
。

第
六
章
﹁
如
何
劃
下
人
生
句
點
？
﹂—

—

人
生
的
句
點
，
這
裡

指
的
當
然
是
死
亡
，
一
個
人
離
開
這
個
世
界
後
，
還
能
留
下
什

麼
？
自
己
又
想
以
什
麼
方
法
離
開
人
世
？

︽
一
個
人
的
老
後
︾
書
中
提
出
了
很
多
問
題
，
每
個
人
都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
年
老
、
孤
獨
、
生
死⋯

⋯

一個人的老後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每
年
秋
冬
，
香
港
不
少

人
光
顧
的
食
品
，
自
然
是

菊
花
三
蛇
羹
了
。
賣
蛇
羹

的
食
肆
，
都
生
意
旺
盛
，

再
加
上
大
陸
來
客
，
一
到

晚
上
，
那
些
食
肆
就
大
排
長

龍
。所

謂
長
龍
，
其
實
就
是
長

蛇
。
因
為
中
國
是
沒
有
龍
的
，

龍
常
常
用
來
指
蛇
。
比
如
︽
左

傳
︾
說
：
﹁
豢
龍
氏
醢
龍
以

食
。
﹂
說
的
是
豢
養
蛇
的
人
把

蛇
做
成
蛇
肉
醬
來
吃
。
又
如

︽
述
異
記
︾
記
述
了
漢
和
帝
時

候
，
有
一
條
龍
在
下
雨
天
掉
進
了
宮
院
裡
，

﹁
帝
命
作
羹
賜
群
臣
。
﹂
這
條
龍
實
際
上
是

蛇
，
而
這
就
是
早
期
的
蛇
羹
了
。

中
國
人
食
蛇
，
有
長
遠
的
歷
史
。
︽
山
海

經
．
海
內
南
經
︾
說
：
﹁
巴
蛇
食
象⋯

⋯

君

子
服
之
，
無
心
腹
之
疾
。
﹂︽
南
齊
書
︾
記

載
了
當
時
的
美
食
家
虞
悰
，
他
﹁
恨
無
黃
頷

臛
﹂。
黃
頷
就
是
黃
頷
蛇
，
又
名
黃
喉
蛇
；

臛
，
就
是
做
成
肉
羹
。
︽
淮
南
子
︾
一
書
也

說
：
﹁
越
人
得
髯
蛇
以
為
上
肴
。
﹂︽
唐
本

草
︾
也
說
，
土
人
吃
蟒
肉
視
為
珍
味
。

唐
代
的
︽
南
裔
異
物
志
︾
裡
還
有
一
篇

︽
蚺
蛇
贊
︾
說
：
﹁
蚺
惟
大
蛇
，
既
洪
且

長
。
彩
色
駁
犖
，
其
文
錦
章
。
食
灰
吞
鹿
，

腴
成
養
瘡
。
賓
飧
嘉
賓
，
是
豆
是
觴
。
﹂
唐

代
以
後
，
記
載
嶺
南
人
喜
好
啖
蛇
的
文
字
就

多
了
。
而
︽
馬
可
波
羅
行
記
︾
更
記
有
雲
南

大
理
以
西
的
地
方
，
市
場
裡
賣
的
蛇
肉
非
常

昂
貴
，
因
為
當
地
人
認
為
蛇
是
美
味
食
物

也
。蛇

，
全
世
界
共
有
二
千
五
百
多
種
，
中
國

就
有
一
百
八
十
多
種
，
而
每
一
種
蛇
，
都
是

可
以
吃
的
。
嶺
南
人
食
蛇
，
素
來
講
究
秋
風

起
，
三
蛇
肥
。
三
蛇
，
是
萬
蛇
，
學
名
是
眼

鏡
蛇
；
金
蛇
，
學
名
是
金
環
蛇
，
又
名
金
腳

帶
；
灰
鼠
蛇
，
又
名
過
樹
榕
。
前
兩
種
是
毒

蛇
，
後
一
種
是
無
毒
蛇
。

食 蛇
興　國

隨想
國

﹁
衣
食
住
行
﹂
是
民
生
必
需
品
，
前
兩
項
對

於
富
裕
的
香
港
社
會
來
說
，
市
民
基
本
上
得
到

滿
足
，
最
後
一
項
的
﹁
行
﹂
也
不
算
特
別
嚴

重
，
雖
然
金
錢
社
會
的
確
沒
錢
就
﹁
寸
步
難

行
﹂
，
但
市
民
可
以
選
擇
在
附
近
上
班
或
玩

樂
。
然
而
﹁
住
﹂
卻
是
長
期
困
擾
港
人
的
問
題
，
近

年
更
演
變
為
深
層
次
矛
盾
。

在
農
業
社
會
，
人
們
追
求
簡
單
，
有
瓦
遮
頭
就
可

以
；
但
想
不
到
發
展
到
了
高
增
值
的
國
際
大
都
市
，

有
瓦
遮
頭
居
然
成
為
望
而
興
嘆
的
奢
侈
品
。
不
但
本

港
居
民
無
安
身
之
處
，
連
遊
客
也
被
迫
體
驗
﹁
住
巴

士
﹂
滋
味
。

其
實
，
在
寸
金
尺
土
的
香
港
，
房
屋
問
題
豈
止
是

﹁
九
七
﹂
後
，
或
金
融
風
暴
、
沙
士
後
，
乃
至
金
融

海
嘯
後
的
問
題
，
早
在
回
歸
前
也
一
樣
存
在
。
只

是
，
以
前
的
港
人
對
殖
民
地
政
府
不
寄
厚
望
，
逆
來

順
受
。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
也
許
沒
有
哪
一
個
地
方
的
城

市
居
民
像
香
港
人
那
麼
﹁
心
甘
情
願
﹂
地
做
﹁
房

奴
﹂。
十
多
年
前
，
港
人
是
﹁
為
銀
行
打
工
﹂︵
付
超

高
利
息
的
樓
宇
按
揭
︶，
﹁
幸
得
﹂
沙
士
一
役
，
加

上
外
圍
經
濟
環
境
動
盪
，
樓
市
大
跌
乃
至
一
蹶
不

振
，
銀
行
的
樓
按
﹁
高
息
政
策
﹂
才
被
迫
遞
減
至
合

理
水
平
。

這
本
來
令
供
樓
人
士
負
擔
減
輕
。
可
惜
，
當
時
的
政
府
欠
缺

長
遠
的
土
地
規
劃
和
發
展
眼
光
，
造
成
今
日
房
屋
供
應
嚴
重
不

足
，
樓
市
再
度
飆
升
，
這
一
次
更
來
勢
洶
洶
，
早
在
半
年
前
，

我
就
陸
陸
續
續
聽
到
朋
友
們
的
﹁
迫
遷
故
事
﹂，
有
業
主
居
然

可
以
在
一
年
多
內
開
價
加
租
逾
三
成
，
叫
價
程
度
和
速
度
早
超

越
﹁
九
七
﹂
時
的
泡
沫
指
標
。
所
以
，
這
次
梁
政
府
推
出
﹁
辛

辣
招
﹂
可
謂
及
時
。

不
過
，
以
香
港
市
民
長
期
﹁
被
洗
腦
﹂
的
個
性
，
加
上
我
們

的
開
放
型
經
濟
體
系
容
易
給
外
來
炒
家
操
控
，
﹁
雙
辣
招
﹂
恐

怕
只
能
取
得
一
時
之
效
，
﹁
熱
鬧
﹂
過
後
，
樓
市
﹁
死
灰
復
燃
﹂

的
機
會
不
是
沒
有
的
。

﹁
安
得
廣
廈
千
萬
間
﹂
是
唐
代
大
詩
人
杜
甫
飽
覽
民
生
疾

苦
、
體
察
民
間
情
緒
後
發
出
的
感
嘆
︵︽
茅
屋
為
秋
風
所
破

歌
︾︶，
他
的
濟
世
情
懷
值
得
今
日
官
員
去
體
會
。
穩
住
樓
市
，

免
生
泡
沫
，
或
許
是
政
府
時
下
要
務
，
但
長
遠
來
說
，
是
如
何

給
市
民
傳
達
一
個
明
確
信
息
：
房
子
用
來
住
的
，
會
隨
通
脹
增

值
，
卻
是
﹁
炒
﹂
不
起
來
的
。

安得廣廈千萬間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化內化外，蓮溪寺大相逕庭。
化內，如雷貫耳，比丘僧眾無人不知，無人不

曉。它不僅是武漢地區最大的尼姑庵，同時還是
著名的佛學教育基地。早在1928年，它就在體空
大師的主持下，籌集資金開辦了著名的華嚴大
學，成為當時全國佛教界的最高學府，三年內為
佛門培養了30名高級佛學人才，弟子遍及海內
外。很多海外華嚴弟子極其仰慕這個地方，尤其
台灣、東南亞的各個寺院，經常有佛家弟子前來
交流和學習。
化外，卻有點默默無聞，即使生活在武漢市的

人，也鮮有知道它的。
蓮溪寺位於武昌雄楚大街一側的民居間，背靠

蟠龍山，北距繁華的武昌「大東門」僅數公里，
可以說是一座十分典型的「貧居鬧市無人問」的
寂靜叢林。說來喟歎，倘若不搭錯車，還真是找
不到它。
蓮溪寺坐北朝南，佔地一萬三千餘平方米，總

建築面積近七千平方米，大約始建於唐代。據本
地出土的元耶律公獻地碑記載，「本寺初建於唐
朝」。寺內也有可供考證的類似記載，如民國十年
所立石碑《武昌蓮溪寺記》云：「蓮溪寺者，武
昌城郭東南之勝境也。南則楚水繚繞，北則洪山
崢嶸⋯⋯其地勢如蓮花，形如荷葉，自唐宋以來
稱曰蟠龍山蓮溪寺者久矣。」
明代以來，蓮溪寺毀建多次。現存為光緒十五

年（1889年）從四川來的醫僧道明和尚於四方募
資重修，逐漸恢復到原來「十方叢林」的規模，
並於宣統三年（1911年）奏請藏經⋯⋯
蓮溪寺四周建有院牆，小巧精緻，自成一體，

環境幽靜，典雅脫俗，走近它不僅可以感受到在
走近一段歷史，更可以感受到它明顯迥異於其他
寺院的氛圍。這裡沒有熙來攘往的喧囂，沒有當
今四處瀰漫的銅臭，彷彿一處世外桃源。

我就是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才尋去的。其實，它
距開通未幾的楚雄大道不足40米，只是那個巷口
太過狹窄，不刻意留神，斷難發現。
從巷口匆匆走進，舉頭看去，迎面便是山門。

它是一座新修不久的山門，是為了連接大馬路，
便於香客往來而修建的。新山門面南，與凡間坐
北朝南的觀念相吻合，也是傳統的「山」字形結
構，黃牆碧瓦，飛簷重棱，巍峨莊嚴，氣氛肅
穆。匾額上「蓮溪寺」三個鎏金大字乃歸元寺當
代方丈昌明法師題寫，看上去禪意盎然。門額下
方，兩隻威風凜凜的石獅相對而蹲，彷彿在提醒
世人這裡是真正的佛門淨地，不可褻瀆。
寺內建築大致為傳統的中軸線佈局，分為正殿

和附屬兩大部分。正殿共有四重，新山門和舊山
門為首重。步入新山門，可見一條弧形水泥路，
路邊是整齊的花圃與菜畦，花紅葉綠，清雅宜
人。右邊是新修的一對放生池，直徑約10米。池
內碧水清澈，魚蟲嬉戲；池邊樟柏蒼翠，鳥唱蟬
鳴。右側池邊，有一眼古井，直徑約45厘米，深
丈餘，再右為新修的寮房。僧俗禪農在此融為一
體，其古風遺韻可見一斑。
沿弧形水泥路前行左拐，可通向舊山門。舊山

門朝西，意謂「佛在西天」。如今，舊山門蕭條破
敗，但在黃色的門額上仍可見「蓮溪寺」三個大
字，它們是該寺道明和尚的手跡，書於清光緒十
七年（1891年），距今已一百二十餘年了。
次重為彌勒殿，是一般寺廟的格式化建築，迎

面廊柱上「華嚴道場」四個大字十分醒目。殿內
端坐㠥彌勒佛，他雖只是一名「未來佛」，始終處
於「候補」，卻總是那麼笑容可掬，一副樂開懷的
樣子。守衛在兩旁的是手執法器、貌相威嚴的四
大天王，背面為韋陀天將。
彌勒殿東為齋堂，西為客堂。舊山門與彌勒殿

之間是一個天井，蓮葉搖曳，荷花飄香，是昔日

天井內的舊觀。
第三重為大雄寶殿，它更是寺廟中必不可少的

建築。殿內正中供㠥佛祖釋迦牟尼銅像，高丈
餘，法相莊嚴。兩側各立有九尊羅漢，形態各
異，栩栩如生。寶殿兩側，一邊是形體龐大的鐵
鐘，另一邊則是碩大無比的擂鼓，它們將神聖的
佛堂烘托得更加氣氛莊嚴。
第四重是女眾打坐、唸經的處所，名「大徹

堂」。這「大徹」之名耐人尋味，讓我不由想起鄭
板橋的「難得糊塗」。一僧一俗，異曲同工，是不
謀而合呢，還是心照不宣？堂樓之上為藏經閣，
藏有當年清廷御賜的全套《大藏經》。
附屬建築分別建於正殿的東西兩側。其東側依

次為客堂、伽藍殿、地藏殿、玉觀音堂、法堂、
往生堂；西側為祖堂、大悲殿、華嚴堂、延壽堂
和寮房。在往生堂和延壽堂之間修了一座千手觀
音殿。
最後面則是武昌佛學院尼眾班。這小小的幾間

教室，卻是當年佛教界的最高學府。教室門前有
兩棵參天古樹，歷經300餘年風雨滄桑，映襯㠥古
寺的悠悠歲月。
寺裡各殿門窗皆是古舊紅木材質，那雨雪風霜

洗練過的色彩，承載㠥歲月的痕跡。而現存的祖
堂、禪堂、彌陀殿、大雄寶殿、藏經樓、天王殿
等建築都不大，但整個院落佈局精
巧，結構嚴謹，具有古代江南建築古
樸典雅、玲瓏清秀的風格，呈現出一
派市井民居情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蓮溪寺的文物留

藏。據《湖北通志》載：明憲宗於成
化十年賜蓮溪寺匾額；清光緒年間道
明和尚上京，光緒皇帝敕賜鑾駕半
副、玉璽一枚、瑪瑙朝珠一串、乾隆
《大藏經》全部。還有一尊北魏時代的
墨玉觀音、一幅明代名人畫佛菩薩彩
色貼金畫像、中堂式文人墨寶等，也
都十分珍貴。
寺內原有三百餘年珊瑚樸樹三棵、

二百餘年桂花樹一對、一百餘年臘梅

樹兩株，另有明代楚王三太子塔和法融、道明、
心靜、體空等數代中興祖師靈骨塔，故又有塔林
之稱。可惜都被當年「破四舊」毀壞了，現在三
棵珊瑚樸樹僅剩一棵，靈骨塔已不存。
所幸墨玉觀音尚存，它是鎮寺之寶。玉觀音上

刻有「大魏正光四年癸卯真王杜雒周為六韓不供
禱於雒陽之南」的字樣。「文革」期間，這尊觀
音受到破壞肢解。如今，這尊已修復的墨玉觀
音，依舊容貌端莊，神態安詳，那微微合起的一
雙秀目，似乎在述說㠥菩薩俯瞰人間的無限慈
悲。
蓮溪寺於1986年改為尼眾叢林，住持由漢口棲

隱寺調來的慈學法師出任，目前寺內常住比丘尼
有70多位。
蓮溪寺，這個既封閉又開放的世界，掙脫了世

俗羈絆，在灰色民居樓宇的夾縫中挑出一抹鮮亮
的明黃，給人以格外溫暖的感覺。儘管它被大千
世界的污濁氣息所包圍、所裹挾，但仍不失恬
靜，較之人流如織的大寺，它的佛門本質要純粹
得多。細想之下，你不難發現，它在向化外人傳
遞虔誠、友善的同時，也在悄然續寫㠥自身「大
隱隱於市」的現代史。這種「現代史」體現的不
僅是環境的寧靜、禪心的淡定，更是一種靈魂的
昇華！

大隱於市蓮溪寺

■蓮溪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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